





土地調查事業研究通訊 = Comparative Study of Cadastra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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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社會學者 M. Weber 與 M. Foucault 等人有關家產官僚制、科層官僚制，以及與之相關的統
治理性等概念，來分析兩次土地改革事業的歷史內涵，並釐清其對於臺灣統治理性近代化的
歷史意義。 
     
1、清賦事業與土地調查事業實施過程的比較：傳統與近代行政的對比 
    過去的討論僅著眼於一田二主的改革與土地稅增收的面向，往往強調日治初期土地調查
林文凱博士的文章，原來是向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研討會“Workshop on Colonial 













    調查方式基本定案之後，劉銘傳首先於 1886 年 4 月間，在台北、台灣兩府設置清賦總局，
然後由福建調派 30 餘名八品以下佐雜官員來臺，分派各縣協助縣官籌設清賦縣局。各縣清賦





差異。從編查保甲起到正式閉局，清賦事業總共花費的時間為 6 年 2 個月。而若依據筆者對於
人力與時程的估算，劉銘傳的清賦事業共動用約 1,391,780 人次/天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土地調查事業從土地調查局開局到裁撤總共花費 6 年 7 個月。至於人力部分，土地調查局
有過精確的統計，總投入人力 1,471,534 人次/天。這樣看來，土地調查事業的使用人力僅為清
賦事業人力的 1.06 倍，差異不大。至於調查事業經費，扣除大租補償金(參見以下說明)的話，
實際調查與測量費用為 1,575,506 元，約為清賦事業的 3.23 倍，這些經費並非取自臺灣民間，
而是由臺灣總督府發行的臺灣事業公債經費來支應。另一方面，土地調查事業所採用的技術
都是明治維新以來學習自西方的近代調查、測量與繪圖技術。 















    清賦之前，臺灣舊有課稅土地面積僅 7 萬餘甲，地稅額將近 44 萬圓。清賦完成後，課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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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另一方面，兩個事業的調查結果與影響也有顯著的差異。清賦事業雖然揭發了大量的隱
田，對於北部地區的納稅方式作了部分變革，同時製作了最新的地圖與地籍資料；但土地行
政與法律體制並無任何變革，因此清賦之後，這些成果並無法導致地方行政與土地產權保護
效率的提升或轉型。與此相較，土地調查事業不僅繼續揭發大量的隱田，製作了臺灣堡圖、
土地臺帳等精密資料，更重要的是透過相關的行政與法律制度的改革，確保了這些資料的不
斷更新與精確性，因此有效促成了土地產權保障與土地法律文化的近代化。而且這些土地調
查事業的成果，協助確立了臺灣總督府直接支配社會與人民所需的近代統治理性，這種新的
統治理性，則成為殖民政府進一步推動其他政治、經濟與文化改造的主要制度基礎。 
103
